









































































                  ——试分析《子夜》中传统的载体与象征 
孙漫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361005
 
摘要：茅盾的《子夜》比较客观地展示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在30年代大上海的上流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和内心波澜。这
些人物可以按其共性可分为几个形象群，本文所论述的是其中代表传统的载体与象征的形象群里几个主要的人物，试图通过
这些人物的剖析来阐释这一形象群塑造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出作家茅盾高超的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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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必然会产生矛盾、焦躁与不安的心理。
乡村的环境不仅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而且为她提供了心灵上
的平静，是她赖以生存的家园。相反，吴公馆拥有一切豪华先进的
设施，但这些物质享受是外在于她的，只能使她感到不适应，产生
迷失和孤单之感，且城市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常常令她无所适从。长
期依靠的父亲在来上海后猝逝，使她心目中原本建立的父亲权威形
象在一瞬间坍塌，无所依靠。虽然是住在哥哥家，可是吴荪甫一心
发展民族工业，无暇顾及她内心的想法；年轻人们沉浸在物质享受
中，没有人真正关心她需要的是什么，她只有独自一人在陌生的环
境中挣扎。
在上海，她是空虚孤独的，虽然与哥哥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但相互之间极度缺乏感情的交流，互不理解，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的人。当她想向哥哥倾诉心底的苦闷的时候，只能“像一个影子似
的趁到他的面前，在相离三尺许的地方站住了，很惶惑不安似的对
住他瞧。”哥哥完全不理解她心情苦闷的原因，只是一味归咎于是
在老太爷的身边太久，也有了老太爷那种古怪的脾气：憎恨近代文
明和都市生活；而这种顽固的憎恨，又是吴荪甫所认为 ‘不通’
的。”因此他断然拒绝了妹妹要求回家乡的请求，而让二姐去劝
说，并认为自己的妹妹是一种神经病。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孤独，
《太上感应篇》又成了她随身的“法宝”她希望能借此清心寡欲，
减轻精神上的矛盾痛苦。
现代的都市生活也唤醒了她潜藏内心的少女的情愫，都市青年
男女“自然地谈笑戏谑”，刺激了同样处在青春期的四小姐的性意
识的觉醒，“她觉得那是很惬意的”， 她心里有一根线，不知道
什么时候生根在那里的一根线，总牵住了她，使她不能很自然地和
接近她的男子谈笑。”她渴望爱情和自由，可是这一切又都显得那
么遥不可及，她做起了“荒唐的梦”，这些梦“弄得她颠颠倒倒，
如醉如迷；便在这短短的夏夜，她也里然惊觉了三四遭”，从这些
梦中，她才能获得内心的满足。当醒来后，那些如醉如迷的幻象随
即消失，她的欲望仍然得不到满足，苦闷与困惑依然挥之不去。
蕙芳是从古老僵死的封建家庭走到了近代文明的资产阶级家
庭，迫切要求精神解放，渴望追求自己的幸福，也自我调适和都市
之间的关系。由于“太上感应篇”和专制的吴荪甫的重压，使她孤
独、痛苦。在这时，有着新思想的青年张素素伸出热情的手来，告
诉她：“他（吴荪甫）没有权利干涉，你有你的自由！”张素素带
着她离开家庭，到了基督教的女青年会寄宿去。她不再孤独，不再
愁苦了。显然，这条路是狭窄的，不能引她走向光明的未来。但她
有要求精神解放的意愿，在客观上有反对封建礼教的意义。她的变
化表明了封建阶级家庭中女性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通过蕙芳的
经历，我们在思考：传统到底离我们有多远，现代会向哪个方向发
展。
七少爷阿萱虽然在作品中描述不多，但是这个形象却贯穿了
整个作品。“这位七少爷今年虽已十九岁，虽然长的极漂亮，却因
为一向就做吴老太爷的‘金童’，很有几分傻”，这是书中开篇对
于阿萱的描写，他跟蕙芳一样，自小跟随吴老太爷长大，被封建文
化传统所“熏陶”，是一个单纯的青年。然而“刚一到上海这‘魔
窟’，吴老太爷的‘金童’就变了”！在回吴公馆的汽车上，停车
在“抛球场”时，他带着“邪魔的眼光”，“贪婪的看着那位半裸
体似的妖艳少妇”，并不像自己的父亲吴老太爷对现代文明如此的
排斥，相反是很感兴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现代文明必然将
其吞噬的命运。
在吴公馆居住的日子里，他天真无忧，闲暇时间就与亲戚一
起耍玩。在《子夜》的第十章有这样一个细节：吴公馆内，女客们
在二楼大阳台的凉棚下打牌，开始阿萱是在一旁观战的，可后来文
中又写到：“吴少奶奶也站了起来，一把拉住了旁边的阿萱。吃吃
地笑着说：‘看你和四妹两个新手去赢他们两位老手的钱！’”这
就表明阿萱在吴公馆期间学会了打麻将。他原来是一个生活在乡村
和受封建卫道士的父亲管束的压力之下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后必然
会受到现代气息的冲击，也很乐在其中，并不像蕙芳和吴老太爷那
样，一个是受不了刺激而猝逝，一个则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精神困
境。他很快的融入了现代生活，他可以和女眷一起，坐在池子边的
一排树底下，听凄婉的时行小曲。他开始玩镖，“手里拿着一把
戏台上用的宝剑”，“一边笑，一边很得意地舞弄着他这名贵的武
器”。开始时，对于哥哥吴荪甫的责问，还会有点怕，可是现在当
他看见吴荪甫那狞厉的目光射向他时，“还很大胆的嘻嘻笑着”，
“也敢公然举起叛逆的旗帜了”，而且他在都市的生活中学会了与
人交往，与嫂子关系融洽。在吴荪甫要对他发作时，嫂子佩瑶还会
帮他辩解。这对于原本那个生活在乡村里的他来说，是多么大的转
变啊！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现代都市的巨大力量。
阿萱是以世俗生活的方式迅速世俗化、都市化的典型代表。从
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也
说明了现代都市生活战胜落后封建传统的历史必然性。
吴老太爷、四小姐蕙芳与七少爷阿萱都是传统的载体，他们身
上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如：长期置身并坚守传统，与现代生活保持
自觉地距离，但他们都无法避免现代生活向乡村的渗透；他们对文
化差异与冲突的反应都敏感而强烈，虽然命运不尽相同，但 终都
是现代文明战胜了古老的封建传统。
在茅盾的《子夜》中，他对传统的载体与象征这一人物形象群
的细致描绘，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历史性退场，领略了人性在现代
社会进程中的蜕变，也感受到了社会生活秩序的现代调整。他所塑
造的这些人物群像，在小说世界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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